
每
個
到
訪
墨

西
哥
城
的
人
都
會

問
：
為
何
這
城
市

滿
街
計
程
車
，
都

是
福
士
甲
蟲
車
？

這
車
款
絕
版
多
時

，
你
以
為
早
已
榮

升
古
董
車
行
列
，
原
來
墨
西
哥
城
甲

蟲
成
群
，
它
拖
着
破
爛
身
軀
，
在
大

街
窄
巷
穿
梭
遊
走
。
墨
西
哥
人
把
它

們
塗
上
趣
怪
的
顏
色
，
鮮
綠
的
、
粉

藍
的
、
桃
紅
的
。
一
隻
甲
蟲
，
不
是
一
回
事
，
但
當
你

看
到
滿
街
甲
蟲
狂
奔
，
實
在
蔚
為
奇
觀
。

坐
甲
蟲
計
程
車
不
太
好
玩
，
車
身
低
、
車
廂
窄
，

座
位
少
，
而
且
油
漆
剝
落
、
茍
延
殘
喘
，
你
不
太
有
信

心
它
能
把
你
帶
到
目
的
地
。
問
墨
西
哥
人
為
何
不
換
車

，
他
們
說
這
是
集
體
回
憶
，
大
家
都
喜
歡
，
縱
使
甲
蟲

大
軍
日
久
失
修
，
墨
西
哥
人
義
無
反
顧
，
鍾
情
如
一
，

他
們
說
找
不
到
替
代
品
。

廣
場
旁
的
總
統
府
也
是
一
見
難
忘
的
異
鄉
風
情
，

西
班
牙
式
的
古
老
建
築
，
大
廣
場
就
在
正
門
前
方
。
每

天
每
夜
，
人
們
在
跳
民
族
舞
火
把
舞
，
小
販
滿
街
叫
賣

，
有
燒
雞
、
煎
餅
。
總
統
府
旁
的
窄
巷
，
就
是
露
天
雜

貨
市
場
。
威
武
官
府
，
理
應
門
高
狗
大
，
卻
是
與
民
同

呼
吸
同
生
活
，
不
見
戒
備
森
嚴
，
沒
有
拒
民
於
千
里
之

外
。
看
過
墨
西
哥
城
的
廣
場
文
化
，
目
睹
福
士
甲
蟲
喘

着
氣
趕
路
，
就
容
易
明
白
我
們
與
墨
西
哥
人
乃
生
活
在

地
球
的
兩
端
。

他
們
意
態
從
容
，
懂
得
享
受
，
熱
情
友
善
，
隨
心

而
行
；
他
們
同
時
熱
愛
自
己
的
傳
統
與
文
化
，
既
自
豪

亦
自
傲
，
即
使
活
在
瘟
疫
蔓
延
時
，
也
不
例
外
。

越
來
越
發
覺
自
由
職
業
的
年
輕
人
，
他
們
的
作

息
時
間
一
直
在
下
移
。
那
就
是
不
到
下
午
一
兩
點
不

起
床
，
不
到
第
二
天
早
上
三
四
點
不
睡
覺
。

想
起
了
曹
禺
《
日
出
》
中
陳
白
露
自
殺
前
的
台

詞
：
﹁太
陽
升
起
來
了
，
黑
暗
留
在
後
面
。
但
是
太

陽
不
是
我
們
的
，
我
們
要
睡
了
。
﹂
他
們
是
不
見
日

出
的
一
族
，
他
們
起
床
時
何
止
日
上
三
竿
。

既
然
這
麼
晚
才
起
床
，
早
餐
就
在
午
餐
的
時
候

吃
了
，
因
為
睡
得
遲
，
消
夜
就
等
於
早
餐
了
。

而
老
人
家
卻
剛
剛
跟
這
班
年
輕
人
相
反
，
他
們

早
上
在
鳥
鳴
聲
中
已
起
床
，
尤
其
是
夏
天
天
亮
得
早

，
五
點
鐘
已
經
梳
洗
妥
當
，
外
出
晨
運
喝
早
茶
了
。

因
此
早
啟
市
的
茶
樓
清
晨
都
是
晨
運
客
。
他
們

坐
在
每
天
慣
坐
的
桌
子
上
，
周
邊
都
是
相
熟
的
茶
客

，
他
們
自
己
開
茶
斟
水
，
自
助
式
的
取
點
心
。
享
受

一
種
私
人
會
所
的
感
覺
。
有
一
次
我
偶
然
在
這
時
段

闖
進
了
他
們
的
天
地
，
坐
在
一
位
熟
客
每
天
慣
坐
的

桌
上
，
到
她
來
時
發
覺
座
位
被
佔
，
便
向
茶
樓
阿
姐

大
發
牢
騷
。

我
跟
我
自
由
職
業
的
兒
子
也

有
這
種
生
活
習
慣
相
異
的
情
況
。

他
上
床
時
我
剛
好
起
床
，
我
說
：

﹁
早
晨
！
﹂
他
說
：

﹁go od
nig ht

!

﹂ 太
陽
不
是
他
們
的

阿

濃

在
大
學
任

教
的
朋
友
談
起

來
港
升
學
的
內

地
學
生
，
發
覺

譭
少
譽
多
，
總

的
來
說
，
對
他

們
的
表
現
甚
為
肯
定
。

內
地
來
港
學
生
大
多
數
是
高
考

的
尖
子
，
身
經
百
戰
，
千
挑
萬
揀
，

不
少
已
得
到
內
地
一
流
大
學
取
錄
，

所
以
讀
書
成
績
和
應
付
考
試
能
力
很

強
，
與
香
港
學
生
比
較
，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初
時
很
多
人
認
為
，
他
們

的
英
語
水
準
可
能
比
香
港
學
生
差
，
見
面
後
才
發
覺

相
差
無
幾
，
來
港
一
年
，
以
純
英
語
上
課
、
讀
英
語

教
參
考
書
、
用
英
文
交
功
課
毫
無
困
難
。

雖
然
內
地
不
少
人
批
評
新
一
代
來
自
﹁一
孩
家

庭
﹂
，
父
母
過
分
溺
愛
，
溫
室
長
大
，
未
經
鍛
鍊
，

但
看
內
地
來
港
學
生
又
不
盡
然
。
或
許
是
久
經
訓
練

，
他
們
戰
鬥
能
力
強
，
肯
拚
搏
肯
捱
苦
，
努
力
以
赴

爭
取
好
成
績
。
他
們
的
拚
勁
比
香
港
本
地
生
強
，
唸

書
成
績
突
出
的
不
少
。

內
地
來
港
學
生
普
遍
都
有
較
廣
視
野
，
他
們
關

心
國
家
大
事
，
有
一
定
的
認
識
和
想
法
，
也
對
外
部

世
界
好
奇
，
充
分
利
用
來
香
港
升
學
的
機
會
去
了
解

世
界
，
吸
收
外
面
的
新
資
訊
。
相
對
來
說
，
香
港
本

地
生
視
野
較
狹
窄
，
對
自
己
以
外
的
世
界
不
大
感
興

趣
。

但
這
批
學
生
也
有
缺
點
，
他
們
習
慣
說
普
通
話

，
很
容
易
物
以
類
聚
，
自
己
同
聲
同
氣
成
群
，
唸
四

年
大
學
也
說
不
好
廣
東
話
，
未
能
廣
泛
結
交
香
港
本

地
生
，
充
分
融
入
社
會
。
長
期
如
此
，
難
免
與
香
港

社
會
隔
膜
。
他
們
普
遍
都
精
明
而
現
實
，
目
標
明
確

，
悉
力
以
赴
，
少
了
青
年
人
應
有
的
的
浪
漫
情
懷
。

舒
巷
城
的
短
篇
小
說
《
淚
》

說
：
﹁我
﹂
從
南
洋
歸
來
，
去
找

多
年
不
見
的
朋
友
，
才
知
道
他
在

﹁上
個
月
病
死
了
﹂
，
留
下
孤
兒

寡
婦
。
﹁我
現
在
手
頭
上
僅
有
兩

百
多
塊
錢
，
在
旅
館
待
下
去
不
是

辦
法
。
要
馬
上
到
外
邊
找
個
便
宜

的
房
間
。
﹂
﹁我
﹂
於
是
到
處
找
房
子
，
希
望
安
居
下

來
，
再
去
找
一
份
工
作
，
﹁跑
到
灣
仔
五
年
前
住
過
的

舊
處
一
看
，
面
目
全
非
：
新
的
樓
房
已
代
替
了
舊
的
，

那
租
金
實
在
是
我
負
擔
不
起
的
呀
。
﹂

《
淚
》
說
：

﹁我
﹂
由
灣
仔
找
到
筲
箕
灣
，

﹁…
…
在
筲
箕
灣
一
幢
舊
樓
找
到
了
一
個
月
租
五
十
元

的
房
間
。
那
是
一
個
狹
隘
、
貼
近
廚
房
的
板
房
，
早
晚

做
飯
，
炊
煙
陣
陣
從
廚
房
冒
進
去
，
那
是
往
後
我
住
下

來
才
發
現
的
，
但
當
時
，
我
急
不
及
待
把
兩
件
隨
身
行

李
從
旅
館
搬
進
新
居
去
了
…
…
﹂
那
是
一
個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初
的
城
市
傳
奇
，
一
切
人
間
離
亂
，
彷
彿
都
是

從
找
房
子
說
起
的
。

後
來
，
﹁我
﹂
去
見
一
份
家
庭
教
師
的
工
，
僱
主

原
來
就
是
亡
友
的
遺
孀
，
她
不
再
住
在
月
租
五
百
元
的

跑
馬
地
房
子
，
倒
買
了
一
層
有
三
個
房
間
的
﹁樓
﹂
，

自
住
一
間
，
兩
間
分
租
出
去
。
後
來
，
﹁我
﹂
也
搬
了

進
去
，
條
件
是
：
﹁我
﹂
不
收
家
庭
教
師
的
薪
金
，
也

不
用
交
房
租
。
這
個
城
市
傳
奇
往
後
是
死
亡
之
謎
，
是

勒
索
，
是
人
間
血
淚
，
然
而
，
這
一
段
關
於
住
屋
的
引

子
，
或
多
或
少
都
寄
託
了
落
泊
過
客
的
夢
想
：
都
渴
望

憑
學
識
換
取
﹁安
居
﹂
。

客
的
夢
想

葉

輝

夏
天
雖
還
未
正
式
降
臨
，
我
的
課
程
已
告
完
畢
，

晚
上
讀
着
學
生
的
論
文
，
竟
然
是
一
種
享
受
。
過
去
閱

卷
，
一
言
以
蔽
之
：
苦
。
想
不
到
今
天
批
卷
，
竟
然
有

相
反
的
感
受
，
樂
在
其
中
矣
。
我
看
理
由
是
：
開
課
時

添
加
了
兩
項
聲
明
：
其
一
，
雖
是
文
學
論
述
，
有
必
要

引
經
據
典
，
但
新
意
不
能
沒
有
，
請
諸
君
為
自
己
的
小

研
究
注
入
新
意
，
平
平
無
奇
者
，
難
奪
高
分
；
其
二
，

論
述
完
畢
，
至
少
要
撰
一
段
文
字
，
自
述
研
究
心
得
及

論
述
過
程
中
的
苦
樂
與
順
逆
。
就
是
這
兩
點
聲
明
，
叫

論
文
帶
來
意
想
不
到
的
成
績
，
不
是
呆
板
枯
燥
的
公
式

論
文
，
而
是
處
處
閃
耀
新
見
的
行
文
，
叫
人
驚
喜
，
學

子
自
述
撰
文
時
的
苦
與
樂
，
也
叫
人
會
心
微
笑
。
走
一

段
小
路
，
原
來
也
得
費
上
這
麼
大
的
氣
力
和
勁
道
，
但

肯
定
這
些
都
不
是
冤
枉
路
，
此
等
思
考
方
法
和
梳
理
資

料
的
能
力
，
他
日
必
有
再
派
用
場
的
機
會
。

一
位
研
究
了
亦
舒
小
說
的
學
生
，
原
來
是
亦
舒
迷

，
是
亦
舒
小
說
最
忠
實
的
讀
者

—
由
年
輕
的
十
六
歲

，
讀
到
今
天
的
中
年
歲
月
，
一
本
也
沒
有
錯
過
。
由
她

來
論
述
這
個
萬
人
迷
的
﹁寫
作
機
器
﹂，
我
深
信
讀
其
研

究
，
如
將
亦
舒
生
平
向
我
展
示
。
一
個
作
家
的
秘
密
，

果
然
只
有
最
忠
實
的
讀
者
才
能
知
悉
，
何
者
為
優
，
何

者
為
缺
，
對
亦
舒
堪
稱
公
道
，
像
這
樣
的
學
生
，
我
完

全
渴
望
能
夠
跟
她
喝
一
杯
咖
啡
，
再
聽
她
多
說
一
點
。

Ｌ從美國參加在海口舉
行的王鼎鈞作品研討會回來
，經香港，約我在旺角地鐵
站見面。一碰面便認出來了
，上次見面還是零四年，時
光匆匆，不知不覺，五年的
時間就這樣過去了。

他問起當年在山東見面
的人與事，其實有許多都沒
有聯絡了，只記得Ｌ在威海
長城飯店請我們幾個吃晚飯
，窗外夜海有燈火閃爍不止
。那晚都聊了什麼，早已忘
得一乾二淨了，大概也就是
敘舊吧，無關緊要。雖然還
是九月天，但一出餐廳門，
海風很大，吹得我們瑟瑟地
抖。

五年過去了，我們又相
會在香港，於是走在鬧市亂竄，行人如
鯽，人擠人，連想要說話都很難。還是
找一家餐廳坐下來比較好。於是就去喝
下午茶餐。這時分，客人不多，我們便
像做主人一樣高談闊論，旁若無人。明
年山東見，他說：我笑笑，想要起身結
賬，他早已搶先付了。在威海他已作東
，這回作客香港，他也反客為主，令我
有些過意不去。

前不久，Ｗ也從美國來港開會，我
們已經多年不見，據說她得了憂鬱症，
閉門不出，最近才恢復健康。見到面，
她沒提起，我自然也不好打聽，我們坐
在太子的餐館裡吃晚飯，慢慢品嘗咖啡
，不知夜漸漸深了。朋友就是這樣，見
面幾回，握別幾回，這次見面，不知再
見是何時。只好相互
安慰，爭取很快再見
。可是願望再純真，
也未必果真能夠實現
。千言萬語，也就變
成一句：珍惜當下。

借錢黨
李若梅

內地學生
關 平

旺
角
下
午
茶

陶

然

閱卷竟然變樂事
黃子程

某
人
與
朋
友
反
目
。
這
事
使
她
對
人
性
不
解
，
甚

至
失
去
對
人
的
信
任
。
三
年
前
她
認
識
一
個
與
她
同
行

業
，
又
相
同
年
紀
的
女
孩
，
那
女
孩
每
天
到
她
家
聊
心

事
，
訴
說
與
父
母
，
與
丈
夫
，
與
同
事
之
間
許
多
相
處

不
來
的
難
題
，
每
次
聊
兩
三
個
鐘
頭
。
她
天
性
古
道
熱

腸
，
朋
友
旣
有
許
多
痛
苦
，
當
然
要
讓
她
盡
情
傾
吐
，

給
予
安
慰
和
鼓
勵
。

如
是
者
兩
年
半
，
兩
人
比
親
生
姊
妹
還
要
密
切
。
結
果
她
也
進
了

那
女
孩
工
作
的
公
司
，
一
起
上
班
，
想
着
一
定
相
處
融
洽
，
工
作
愉
快

。
誰
知
那
女
孩
忽
然
在
背
後
說
她
壞
話
，
甚
至
說
她
精
神
有
問
題
，
患

上
幻
想
症
，
慣
常
揑
造
事
實
，
抹
黑
別
人
。
當
你
的
好
朋
友
對
你
下
如

此
結
論
，
別
人
雖
然
看
着
不
像
，
也
不
禁
半
信
半
疑
。
為
何
會
搞
成
這

樣
？
我
說
：
因
為
你
知
得
太
多
了
。
當
人
把
自
己
軟
弱
都
告
訴
你
，
就

會
怕
你
有
朝
一
日
出
賣
她
，
要
自
保
，
惟
有
先
下
手
為
強
，
說
你
黐
線

。
不
知
者
不
罪
，
知
得
多
也
有
罪
，
聽
人
訴
苦
時
，
不
得
不
提
防
。

人
性
複
雜
，
當
朋
友
向
你
盡
情
傾
吐
時
，
正
是
最
接
近
雙
方
關
係

的
邊
緣
，
再
下
去
，
朋
友
關
係
就
會
終
結
。
爬
山
到
高
峯
，
就
是
下
山

時
；
聲
名
到
極
處
，
就
無
以
為
繼
，
任
何
東
西
都
有
邊
緣
，
天
下
無
不

散
之
筵
席
。
聽
人
訴
苦
時
就
要
有
心
理
準
備
，
熱
心
助
人
是
好
，
但
一

朝
助
不
了
，
會
有
想
不
到
的
後
果
出
現
，
多
數
人
以
為
自
己
能
為
人
解

決
一
切
疑
難
雜
症
，
卻
想
不
到
如
果
醫
不
好
，
就
要
承
擔
苦
果
。
所
以

不
要
隨
便
逞
英
雄
。

知
得
太
多

葉
特
生

甲蟲之都
雲家洛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四日 星期四

C7 小公園‧校園
責任編輯：王鉅科

小兒說，他近月來不時在住處附
近的街上，被講普通話的陌生人攔截
借錢，看樣子這些都是自由行來香港
的內地人，不過他們來港之目的當然
不是旅遊，而是搵食。

自由行來港搵食的內地人不在少
數，他們搵食的花樣百出，有行乞的
，有扮和尚師姑化緣的，有為偽鈔散
貨的，有到名店和百貨公司高買的，
有施迷暈法劫財的，當然還有受僱來
打劫銀行金舖的。

這些內地自由行客搵食的新聞常
見諸報章，但似乎未見有報道靠 「借
錢」搵食的，且姑名之為 「借錢黨」
。這些人走上來首先問他是否會說普
通話。小兒不虞有詐，就說 「會」，
於是乎便中招了。他們立即單刀直入
，說自己是來港探親的，但親戚竟然
去了旅行，現在要流落街頭了，大家
是同胞，好應該伸出同情之手，借幾
百塊錢給他們吃飯住酒店。

小兒這時已知在發生什麼事，急
謀脫身，於是推說身上沒帶那麼多錢
，邊說邊拔腿快跑。

如是者上了兩次當後，他學乖了
，再有人上來問他是否會講普通話時
，他立即搖頭。

雖然這些人沒有強搶，但卻會像
蒼蠅那樣黏着你，很煩很討厭。小兒
說他在最近幾個月中已有五、六次被
人攔住借錢，奇怪的是我和他老爸卻
從未碰到，大抵我
們的街坊裝打扮不
像有錢人吧，還是
小兒樣貌稚嫩，一
看就是好騙之人？

責任編輯：何曉明 逢星期一至五刊出（假期停刊）校園孩子眼校園

闖闖新天地

大嶼山石壁 黃家樑

啟德的未來
勞工子弟中學 中六 吳子軒

蠔
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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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廟

徐
振
邦

「小心過馬路啊！別老像個儍瓜一樣！」
我老媽真囉嗦，這話都不知說了多少遍

，你不覺得厭煩嗎？我的耳朵快生繭了！我
漫不經心地背起書包上學去，耳畔仍迴蕩着
媽媽的聲音。

剛剛走到樓下，一不小心，整個人 「叭
」一聲便向前撲倒在地。回頭一看，原來碰
到了燈柱子。額頭擦傷了，伸手一碰， 「嘩
──」痛死了！再伸出小腿一看，青青紫紫

一片，哎呀，一股鑽心的疼，簡直
要我的命。回心一想，痛極的額頭
想必也是瘀紅一片了！剛想放聲大
哭，抬起手臂看到手表，我的媽呀
！快要遲到了。我只好強忍着疼痛
站起來，一拐一拐去趕巴士，同時

不忘小心翼翼用手撥出劉海遮住額上傷處。
好不容易捱到放學。回到家，幸好媽媽

還未下班，我連忙找來藥油擦了又擦，還要
裝成若無其事地做功課。

直到晚上睡覺時，傷口一直隱隱作痛，
可是我卻不敢告訴媽媽，這 「啞巴吃黃連，
有苦說不出」的苦況我可是親身體會到是什
麼滋味了。

我以後都會謹記媽媽的囑咐的。

有苦難言
鴨脷洲街坊學校 五年級 周秀銀

香港帶給一般人的印象，就是燈光
璀璨的維港夜景以及彰顯金融業發達的
現代化國際城市；但只要細心留意日常
生活的細節，不難發現許多屬於 「爺爺
嫲嫲」時代的產物。

要讓一個城市實現可持續發展，別
具特色的香港建築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
一環。我們學校在三月十日下午舉行的
周會，就邀請了中文大學的鄭炳鴻教授
到來，為大家主講 「生活與城市的優化
設計」這個課題。

合指一算，香港回歸祖國懷抱多少
年，啟德機場這片大空地也就丟棄了多
少個寒暑。在香港不論市中心還是郊區
，荒蕪的地段大多用作臨時停車場，不
過，以舊機場的優越條件來說，做臨時
停車場未免太浪費了。鄭教授說，他以
黃大仙廟，志蓮淨苑，衙前圍村和九龍
寨城公園為基本，配合未發展的機場空
地，策劃了一條沿着啟德河興建的 「水
．陸．文物觀景徑」。

啟德河原名龍津河，是從獅子山流
經寨城的一條河流，雖然在工業時代曾
因隨便排放工業污水和家居廢水令河水

惡臭，但現時經過水務
署整治後，水質已達二
級標準，更有二十多種
魚類在河中棲身，可見
河水已回復生機了。當
魚類已重新享受在啟德
河暢泳的樂趣時，在這
裡生活的人類又應該如
何好好利用呢？

作為教育工作者的鄭教授，希望將
啟德河看成一個通識科的研究對象，好
讓學生們得以了解啟德河的歷史並參與
未來發展。而我作為學生，聽過鄭教授
的介紹後，最感興趣的是他的計劃中於
大磡村空地發展的 「創意電影工業園」
。舊時的大磡村是電影從業員的聚腳地
，旁邊就是大觀片場、邵氏電影公司等
，是當年的香港明星的匯聚地，在充滿
懷舊風情的地方發展電影娛樂工業，實
在是別有風味的。

在規劃我們的城市時，除了要向前
看、有遠見外，更要有持續發展的觀念
，考慮環保、歷史、教育、優閒等等元
素。我也希望市民大眾可以積極參與，
為發展計劃提供可行的建議，共同創造
一個優閒空間，美化以往在大家眼中被
視為烏煙瘴氣的環境。國外的如首爾、
波士頓等城市在改善了河道環境後，一
來美化了都市，二來有助城市降溫、回
復自然生機，這都是香港值得借鏡的經
驗，如果香港人都有機會為啟德機場的
未來發展出謀劃策，相會將有更多更好
的意念有朝一日能夠實現。

今年四月，我
和我的同學奪得了
「學生營商體驗計

劃」中的最高榮譽
。在接過獎項那一
刻，我百感交集，

還流下了男兒淚。
記憶就在這個瞬間不斷湧進腦海，過

去半年來所經歷的難關一一浮現眼前：一
次又一次的挫折、不能好好睡覺的日子、
忙於排練和做年報的辛酸……一切都見證
着我們付出的努力！

「學生營商體驗計劃」是國際成就計
劃香港部（Junior Achievement Hong
Hong）舉辦的活動，參加隊伍首先自行
籌集五千元資本成立一家公司，自行處理
一切營運事務，由此獲得經營企業的實際
體驗，提升商業知識。這已是我第二次參
加比賽，還當上了行政總裁。我們的公司
叫 「7008」，寓意把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風

貌重現於二○○八年。
記得老師上課時說過： 「要開辦一間

公司，擁有企業家精神是很重要的。」而
我們的公司成立後，遇到無數困難。首先
因製造商不守信約，我們要另覓廠家；後
來發現原先設計的產品並不足以展現上世
紀七十年代的風貌，於是要設計第二版本
；由於第二版印製數量太少，已沒有製造
商願意承接訂單。不過，憑着我們不放棄
的執著，我們的產品終於得以面世！在這
個過程中，我們明白了做生意信用是最重
要的，還要以積極的心態面對挑戰，永不
言敗，這就是企業家精神。

在進行市揚推廣活動時，為了說服同
學穿上怪異的懷舊服飾以增添氣氛，我帶
頭穿上那些難看的 「制服」在校園裡穿梭
，雖然一直有不同意見，但我沒有因為有
人反對而放棄。後來大家都明白到團隊的
獨特制服的確有助宣傳，吸引顧客，所以
大家都豁出去了，克服了尷尬和害羞，為了

公司利益這個大前提而穿上服飾作宣傳。
老師曾說過： 「要當領袖，殊不簡單

。」我的經歷讓我體會到領袖才能就是一
種 「引領別人實現不可能任務的藝術」；
一個領袖不僅只是下達命令，他更是一個
榜樣，能引導下屬完成目標。如果我不堅
持自己的理念，相信也沒有人願意妥協；
如果我不以身作則，相信很難令整個團隊

心悅誠服。一個沒有共同目標的團隊，只
會注定失敗。一個真正的領袖，就應該能
夠令不同類型、具不同潛能的人在團隊中
相互合作，集各家之長，成就一個強隊。

我深信，一個心連心、手牽手的團隊
，必定能接受不同的挑戰，完成目標。

（浸大副學士實戰學習篇‧ 「學生營
商體驗計劃」 之一）

蠔涌車公廟距今已有逾四百年的歷史，它的建造比大圍車公
廟的歷史還要早，是西貢區內主要的廟宇之一。

相傳，車公曾隨宋帝來港，駐守西貢一帶。鄉民為紀念這位
宋朝將軍的英勇，在他死後便把他供奉為神明，在明朝年間還特
別為他在西貢蠔涌建廟。這個在香港建成的
第一間車公廟就是因此而落成了。

古廟在新推出的歷史建築評級中，位列
第三十七，由原來的二級歷史建築改評為一
級歷史建築。

大嶼山石壁位處南大嶼山郊野公園內，
風光優美，附近有石壁水塘，構成水天一色
的美景，是香港的郊遊勝地。

「石壁」這地名的來源，有人說跟當地
的古村有關。據說，石壁在宋代時已是傜族
人聚居的地方，到明代發展為幾條小村。石

壁水塘原址就曾有石壁圍、墳貝、崗貝、沙咀、涌口及坑仔幾條
村落，村民以務農為業，在此已居住了四百年多年。直至港府在
此地修建石壁水塘，各村的舊址才為水塘所淹蓋。清乾隆以後，
香港一帶受海盜侵擾，大嶼山的村落亦不能幸免，當地村民唯有
建造石牆，以防盜匪，所以 「石壁」一名很可能就由此而來。

然而，上述的說法實在值得商榷，因為明朝萬曆年間編修而
成的《粵大記》已記載了石壁的名稱，因此，這個明代已出現的
名字又怎可能源於清代才修建的石牆？由此看來， 「石壁」的命
名或許要從當地的地貌作分析。石壁位於大嶼山西南的石壁谷，
山谷的地勢險要，兩旁的山勢斗峭，有如仞壁聳立，人們就可能
因此稱呼這地方為石壁。

上世紀五十年代，由於香港食水短缺，港英政府決定在石壁
鄉興建水塘，水塘於一九五七年動工，一九六三年完成。石壁水
塘一度是香港最大的水塘，現在則排行第三，僅次於萬宜水庫及
船灣淡水湖。由於石壁原有的村落已被水塘所淹，我們已無法置
身於水塘底的村落去仰視四周高聳的石壁，對於 「石壁」一名的
理解也許因此減少了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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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的眼淚
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副學士（市場學） 二年級 莊易洋

樹的方向風決定，人的方向人
決定。我呢？我的憧憬包含着很多
東西：我的夢想、幸福、快樂……

常常聽見別人說，年輕人要有
抱負、有理想、有大志。我也有我
的方向：我要考入一間好的大學，
努力地讀書，將來找一份好的工作
，好好地報答為我付出一切的媽媽
……這對我來說並不是夢想，它是
我的目標，我的承諾；藉此激勵我
做人要永不停止，向着標杆直跑，
不斷進步，不斷超越自己。

我覺得我已經是一個幸福的人
了。我有溫暖的家，我覺得自己比
其他人幸福，是因為我只看重自己
有的，不看自己沒有的。我有好朋

友，有無微不至的媽媽，能聽見鳥
兒清脆的歌聲，能看見這個多姿多
采的世界，能感覺世界的美好……
知足令人感到幸福，我的幸福標準
很簡單，生活中平凡的事在我眼中
也會變得不平凡。

我是快樂的。每天一張開眼睛
，窗外街道總是人來人往的好不熱
鬧；每天感受着那快樂、愉快的氣
息，令人心境開朗，不期然地泛起
微笑，正如這句話： 「笑口常開，
好運自然來。」

我的生活由多種美好的元素組
成，它是開心的，活潑的，就像一
道彩虹橋，帶領我走向精采的人生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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